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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界主流观点认为荆江自晚更新世形成，至今数万年以上，河道无有改道变迁。根据《禹贡》等文献记

载和前贤研究成果，实地勘考认为，自江口三角洲成陆，荆江曾经先后三次向三角洲两岸变迁。荆江三

迁符合地貌演变规律和地理逻辑，为长江中游荆江河道形成与变迁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关键词 

荆江河道，三次变迁，《禹贡》，长江中游，洞庭湖 
 

 

On the Three Changes of Jingjiang River 
Course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Chuansong Cao1, Anqiang Xiang1,2* 
1School of Humanities Education, Guangdong Innovative Technical College, Dongguan Guangdong 
2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Received: May 22nd, 2025; accepted: Jul. 29th, 2025; published: Aug. 6th, 2025 

 
 

 
Abstract 
The mainstream view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is that Jingjiang River has been formed since the 
late Pleistocene and has not changed its course for more than tens of thousands of years.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of “Yugong” and other documents and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predecessors, the field 
survey shows that Jingjiang River has changed to both sides of the delta three times since it became 
land in Jiangkou Delta. The three migrations of Jingjiang River conform to the law of geomorph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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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and geographical logic, and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and 
change of Jingjiang River in the middle reaches of the Yangtze Ri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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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江出三峡自湖北省枝江市至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称荆江，是长江中游上江段。有关荆江历史的研

究文献较多[1] [2]，现代学界主流观点认为今荆江形成于晚更新世，河道走鄂境，至今不曾有过变迁[3]-
[5]，从而使明、清之际学界的“荆江入湘境，走澧水、洞庭湖，出岳阳”的学术观点淡出学界。 

根据《禹贡》等文献记载和前贤研究成果[6]-[11]，实地勘考认为，自江口三角洲成陆，荆江曾经先

后三次向三角洲两岸变迁，其中第二次变迁是大禹改道入湘境。 

2. 荆江河道第一次变迁 

荆江第一次变迁，大约在全新世早中期。关于地理方位，古文献所载方位与今实际地理方位存在很

大误差，例如《水经注》所载枝江：“北据大江，江汜枝分，东入大江”。“东入大江”指今荆江，实为

南或东南流向；“北据大江”实为东北、东流向。本文均按照古文献方位叙述。 
通过查阅资料，可以判断出：荆江第一次变迁，其河道自枝江县西，向东北流经今荆州市北、楚郢

都南、潜水、入汉水。依据如下。 

2.1. 江水分走三角洲两岸 

从地貌变迁看荆江第一次变迁。随着长江口三角洲成陆，导致江水分走三角洲两岸。据《水经注·江

水》载：“此洲始于(今枝江市)枚回洲，下迄于此(今沙市)，长七十余里。”长江主泓发生了变化，进入

三角洲分流阶段，其水系发育，但河道非深显浅，且多向三角洲两岸溢流。据《后汉书》载：“江陵有津

乡。”江陵：周庄王八(前 689)年，楚文王徙都于郢，长达 400 多年，其宫殿台榭遍布江陵全境。津乡(今
沙市市)属于地方基层行政单位。《左传》庄公十九年楚国军队“大败于津(乡)。”这说明三角洲早已被开

发，江陵、沙市二邑聚落已经形成。其水流形态再度发生变化，进入了统一河床阶段。三角洲顶托左岸

是郢都至汉水之间的洼泽地，加上水体只能限出云梦泽湖盆北缺口，当长江主泓第一次变迁自然选择了

此流路，即文献所载的“扬水”。 

2.2. 有故道可考 

枝江是长江出三峡后第一个平原地貌县。西汉置县，因长江至此“分枝为二江”而得名“枝江县”。

其实“枝江”一词记载了荆江由第一次变迁而来的河道和第二次再度变迁的其事和其分叉地点。但其分

枝具体地点，主、支流之别，名称演绎，各自走向，见仁见智，在历史文献中成了一本糊涂账，至今莫

辨。勘考荆江河道第一次变迁的关键地方是在枝江县境；并百里洲南、北二江名称演绎与《水经·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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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北江”、“东江(因是南流向又称‘南江’)”严格区分开。 
目前对枝江的解释主流观点是：长江出三峡，地势急剧下降，河谷展宽，形成最大的江心洲——百

里洲。其洲北江曰“北沱”(《水经·江注》中误称“北江”)；洲南江曰“南江”(《水经·江注》中误称

“东江”)，以此划分和称呼似乎不算错。但问题出在：第一，二江出百里洲后又回归为同一河道，实地

勘考也不见有汊流遗迹；第二，河道合流后其名也合称，至今曰北沱、曰南江均可，无有定数；第三，百

里洲二江名称与《水经·江注》“北江”“东江(实际方位是南入江)”混淆。可见，目前对枝江解释的主

流论点难以成立。 
其实《水经·江水注》载：“北据大江，江汜枝分，东入大江。”其义：从北江江边分出东江。很清

楚，“北江”非指百里洲之北江，而是指荆江第一次变迁的河道之故道；东江是分枝新河道，是长江主

泓，即今天荆江。 
如此，寻找北江故道成为重点。通过查阅资料得知：北江故道即是古籍文献所载的“扬水”，扬水东

西贯通长江和汉水，汉水出武汉汉口。但扬水西河段文献曰“沮漳河”(自西至东流向)，即今太晖(湖)港，

下面仍以扬水统称。 

2.3. 文献所载及实地勘考 

《汉书·地理志》南郡临沮曰：“(自西)东至江陵入扬水，扬水(东)入沔”。明确了两点：第一，临

沮，西汉建元元年置县时“以其临沮水”而名“临沮县”，即今宜昌市枝江市西北部接壤的远安县，说明

沮水的存在；第二，沮水，今名沮漳河，是沮水和漳水在当阳两河口相汇后的合称。沮漳河自两河口便

进入了江汉平原，流经临沮、枝江境，东流入扬水。 
《江陵志余》载：“水经注云：龙陂水，迳郢城南，东北流，曰扬水，沮漳河(今太湖港)自西来会，

流入沔，行六百里，一曰扬夏水，汉书注作阳水。”龙陂水，即扬水。扬水跨时近二千年，仍然是往东北

流，这说明四千多年前的扬水是由西往东流。 
我们对扬水进行了实地勘考并与史料所载的印证工作。 
实地勘考一：郢都，今纪南城考古遗址公园东门。扬水，今称太晖港，又称太湖港，西东走向，流经

今郢都和荆州城之间，荆州城往西连沮漳河；往东入长湖、庙湖，再入潜江。潜江，乃汉水支流。 
实地勘考二：江口古镇。今隶属于枝江市七星台镇，位于长江左岸，距上游百里洲约 10 公里。江口

古镇有一座古老木桥，名曰“九梁桥”，高约 20 米。桥下是从当阳沮漳河分流水由此口入长江，故名“老

江口。”清光绪《荆州府志》有载。 
据调查所知，旧时此口水运繁忙，往内陆通问安、当阳，往东通汉水功能已消亡。传说古江口往北

直通武汉汉口，故有“小汉口”之称。 
可见，老江口是《水经·江注》北江之江口，乃早期太湖港(扬水)之西口也。 
实地勘考三： 江陵县李阜镇方城村。方城村，往上游与老江口镇相邻；往北与太湖港农场接壤。调

查勘考所知，当老江口失去外泄功能，沮漳水往下游延伸 15 公里，于临江寺入长江，此口今已废。沮漳

水南流于沙市市入江，这说明沮漳水的演迁与文献所载、地理遗留三者相符。 
太湖港水的西端于今太晖港农场五组消失在丁家嘴水库内。 
通过实地勘考得知，东北来的扬水与郢都西部太晖港水(即古沮漳河)是贯通的，自西向东北流向。可

见扬水是枝江县境“江水枝分”之北江。 

2.4. 小结 

长江口三角洲出陆和不断抬高，迫使长江中游上口向三角洲两岸溢流和变迁。谭其骧先生考证：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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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长江，东至汉水下游左岸为两个相连接的云梦泽区[12]。我们认为云梦泽的中心泽区，形成年代早于其

他泽区，且汉水下游左岸有褶皱形成的湖盆北缺口，限云梦泽水呈直线向东北泄流，乃是长江中游荆江

河道向北变迁唯一的起决定作用的地理条件因素。 
用历史文献和方志二重证据法来推断，长江中游荆江河道第一次变迁的论点则成立；我们还对多处

关键地点进行了实地勘考调查，结果与文献所载相符；且其地理遗留尚存，实际上是四重证据法予以论

证。结果显示，扬水于秦汉前就存在，扬水西自枝江县老江口镇，东北走向，流经荆州城北、楚郢都纪南

城南，串今长湖、庙湖，潜江、汉水下游，借汉水下游河道为江，乃“江汉”一词的出处。 
可见，扬水是长江中游荆江河道第一次变迁的故道。 
在上述地域分布有西荆河、东荆河水系。“荆河”一词应源自“荆山”，或源自上古“九州之荆州”，

西、东荆河有可能是“扬水”的第一名称。我们试将“扬水”又曰“北荆江”。 

3. 荆江河道第二次变迁 

荆江第二次变迁的河道是入今湖南境洞庭湖。“洞庭”一词屡屡出现在古籍文献中，但并非指今洞

庭湖。今洞庭湖在先秦文献里称“九江”、“洞庭泽”，“洞庭湖”一词则出现很晚。 

3.1. 洞庭泽地质地貌 

《吕氏春秋注》曰：“洞庭，江水所经过之泽名。”说明今洞庭湖的前身是“洞庭泽”。经考，洞庭

泽其地理方位、范围与今洞庭湖区一致。 
洞庭泽位于长江出三峡右岸。在构造上属于第四纪强烈下沉的内陆凹地，逐渐发育成湖盆和洞庭泽。

地壳在内力的作用下，形成褶皱断裂构造，所以地体断裂纵横，沟壑、潭渊深不可测[13]。文献有载：“帝

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出现了河道相并而逆流和逆地势而流的独特地

理形态。 
洞庭泽东有幕阜山，南有雪峰山，西、西北有武陵山，形成三面环山，中部、北部低平的地貌，其地

体三方向北方倾斜现象及向北开口的马蹄形盆地。北开口可能为一地质断裂带，贯通长江、古云梦泽。

澧水下游为一地质断裂带，不影响水逆地势而东南泻流。在科氏力和地质构造运动向南掀斜的长期作用

下，洞庭泽、云梦泽地体南部逐渐下沉，“湘江西面注澜湖 190 年内向东南方向扩展了 6000~7000 米。”

[13]至今洞庭湖东南部地体继续在下沉。 
洞庭泽地貌呈一派水流沼泽，水文情势多变，“水涨成湖”，“水落成平原、湖沼、洲滩、汊港”。

据《汉书·地理志》《水经注》载，湘、资、沅、澧四水流经洞庭泽，但都是独立入江的。与今由四水尾

闾所形成的河网形态洞庭湖相较，其地体高差完全被颠覆。是荆江第二次变迁河道走洞庭泽的地貌因素。 

3.2. 《禹贡》所载为证 

荆江河道第二次变迁有“禹迹主泓”之说，时间约全新世中期，即在进入历史期的前后。 
《禹贡》载：“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九江”：今洞庭湖

区。《山海经·中山经》曰：“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间”。“东陵”：湖南岳阳。见于

《尚书》“江水过九江至东陵者也。”又蔡沈《尚书集注》“东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岳阳)县也。”

又宋曾彦和进一步座实：“巴陵与夷陵相为东西，夷陵亦曰西陵，则巴陵为东陵可知也，又名天岳山，巴

丘山”。其义：“从岷山开始疏导长江，(进入荆州)往东另外疏凿一条河名沱，沱水东去入澧水；澧水东

流，越洞庭湖，至岳阳，与下一江段口相会接。”这一水道暂曰“沱澧江道”。 
《禹贡》是按地区的长江段分段记述的。第一句交代了主题，第二句跨到了荆州，讲了事由……及沱

水流经的地点，与今天的地点对应相符，无有含糊之词，沱、澧江道乃是长江中游荆江河道主泓确信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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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沱的上口始于枝江县 
前文已论及，长江流至枝江县分枝为东、北二江。《水经·江注》夷陵县词条：“禹更开今峡口……

于今谓之断江也”，“夷陵县”今宜昌市东南，与枝江县西部接壤。“下沱市”等多处有“沱”的地名，

结合长江由峡谷、山地河道转为平原河道，水势平缓易塞等因素分析，禹“东别为沱”应该是始于枝江

县境，地点是老江口镇，其“老江口”是沱与扬水分流之口。 
2. 澧水尾闾于岳阳巴陵头，会于下江段口 
郭璞注《山海经》载：“江、湘、沅(含资水)共会巴陵头，故号为三江口，澧又去之七八十里而入江”。

此载明确了两点：第一，谓沱澧为江，“三江口”澧是主泓，湘、沅为旁系水系；第二，沱澧江道末端在

巴陵头，大约在岳阳县境，全流程约 400 公里。巴陵头以下为下一江段。 
以上所述，涉及的地点与文献所载相符，且其地理遗留至今尚在，沱澧江道始、末端确信无疑，那

么，荆江河道第二次变迁的论点则成立。 

3.3. 《水经注·江水》所载为证 

《禹贡》所载沱澧江道，过去在学界关注者甚少，“沱澧是长江支流”观点占主导。我们据其他文献

所载，认为“沱澧是长江支流”的论点不成立。 
1. 汉至北魏沱澧水系无有变迁 
《水经注·江水》引《汉书·地理志》载：“江沱出西，东入江是也。其地故罗国，盖罗徙也。罗故

居宜城西山，楚文王又徙之长沙，今罗县是矣。”其义：“沱江向西流，又东注入下一江段。其入江口是

在古罗国之地。古罗国是楚文王时于宜城西山迁至长沙郡的罗县”。故罗县即今岳阳市所辖汨罗市。罗

子国城址尚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禹贡》所载沱澧水系尾端罗县与古罗国迁徙事件和其地点相符合，彼此印证；说明汉至北魏沱澧

水系无有变迁。 
2. “华容县南”词条“江水”不能解读为今荆江 
《水经·江注》“华容县南”词条载：“江水又径南平郡孱陵县之乐乡城北”。这个“江水”指沱

江；“乐乡城”：乃汉时孱陵县邑，治在今公安县城西二十里老柴林街，即今黄金口镇，其河道尚存。过

了黄金口镇后一直继续南流，不见有折流和叉流。 
有读者把上述“江水”释为今荆江，揣测其理由是“江水”列入到《水经注·江水》“华容县南”词

条。这条“江水”离不开今华容县，故沱澧江道西绕乐乡城后又呈“S”形返流入沙市至华容县的今荆江，

“江水”指今荆江论点不成立。殊不知西汉置(古)华容县，古华容县南所辖长江南岸范围之大，(由北往

南)包括今湖北公安南部，湖南澧县东南部、安乡、南县、华容县。那么沱澧江道理当列入“华容县南”

词条；但与华容县无有地缘关系，此载“江水”指今荆江是不成立的。 
3. 《水经注·江水》所载“油水” 
《水经注·江水》“油水”词条：“吴以华容之南乡为南郡，晋太康元年改曰南平郡也。县有油水，

水东有景口，即武陵郡界。”其义：平吴，280 年析分南郡华容县之江南乡(岸)四县置南平郡，治作唐县 
(今安乡县安全乡槐树村)。南平郡是析分武陵郡慈姑县的澧县东南部、安乡、公安南部置孱陵县。同上，

孱陵和华容亦无有地缘因素。那么，“时汉孱陵县内油水和景口”的位置限在今公安县南部和澧县东北

部，即南郡与武陵郡界。 
郦道元注：“县有白石山，油水所出，东径其县西，与危水合”。“又油水自孱陵县之东北，径公安

县西，又北流注于江。”“注于江”：当指注入沱澧江道。其理由至今危水上中游是湘鄂两省西部的界

河，这一地理方位是无法辩驳的铁证。危东流，于公安县西境并入油水；油水东流于梦家溪中河口注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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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渡河，即沱水。沱虽被清同治年后形成的淞滋水抢道窜流，危、油入水口不断南移，但始终绕不开入

流虎渡河，不可入今荆江。 
有文误认为“油是流入今荆江。”其证据把虎渡河形成的年代定在宋时期，这与史实不符，难以成

论。 
《水经注》卷三十三至卷三十五“江水”词条，共三卷都载述的是长江主泓全流程，其流路拐折弯

转清晰，亦符合地理逻辑，穷目三卷，也不见沱与某水于某处分流的记载，郦道元也无理失其此载，可

鉴，“沱澧江道是长江支流”说则不成立。 

3.4. 明清文献所载为证 

明时袁中道在《澧游记》中引“郦道元注《水经》曰……南江即江水由澧水洞庭道也。” 
清早期权威经济学家胡渭曰：“其南江会澧故道，参以近志，有可得而言者，江陵县西南二十里有

虎渡口，在洲之南，南江从此东南流注入澧水，同入洞庭湖”。 

3.5. 实地调查勘考印证 

调查踏勘范围：有湖南省澧县、津市市、安乡和湖北省公安、松滋、江陵、枝江、潜江等市县。 
勘查方法：首先是挖掘和查阅地方史料，庆幸获得清时四部地方志和水系图。按古地图沿河道两岸

于下游往上溯而展开，在中部因他水抢道、窜湖等现象，河道时隐时现，加大了调查难度。走访当地长

者，与之求证之前他人错判河段，往返核实达六次之多。 
初始调查范围限于今长江南岸。因年湮世远，记载失之过简，“沱”一名早已不复存在，致调研遇

阻。后偶见文献中有“北沱”一词，方知此前所做工作仅是“南沱”河道一段，于是又把目光聚焦于长江

北岸。在调查踏勘工作艰难之时，受李义芳撰《古代沙市便河开凿与市镇形成》一文和其附图《荒谷水

流向示意图》的启发[14]，调查工作又打开了新局面。 
沱是跨鄂西南和湘北的一条古老河流，流程约 150 公里。河道大体自西向东走向，但实际上河道经

过了四次大的拐折：自枝江县向东南流，至今松滋、公安接壤处呈 90 度往西南拐折，渐向南缓折，南至

湘鄂界又西南折，最后西折。 
1. 北沱勘查及其地理遗留 
经过对百里洲、老江口镇、李阜镇临江寺、方城村调查踏勘，可知老江口镇是南、北江分支处。主泓

南江(北沱)东南流，至荆州(江陵)、沙市为一江段。左岸为今荆、沙二城区，原始地貌已全废，但《水经

注》附图“荒谷水流向示意图”(以下简称：荒谷水图)记录了荆、沙部分原始地貌。 
关于《荒谷水图》中的“长江”“荒谷水”。据郦道元《水经注》曰：“荒谷水所通之江为江水之北

沱。”所知其图中“长江”又称“北沱”，即南江。“荒谷水”连接北沱和扬水，即前文论及的“沱、潜

既道”，属于北沱左岸分汊运道，不是“北沱”主泓道的分汊。 
清同治《公安县志·全境图》有一“沱水”，在该词条中又称“虎渡河”。文献和方志“二重证据

法”，可证沱水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沱水”“虎渡河”二名是同时使用；此沱水北口会接荒谷水图中

的长江，再证《荒谷水图》中长江就是“北沱”。 
《荒谷水图》作者杨守敬是清末民初的历史地理学家、金石文字学家、书法艺术家，是大学者。其

鸿篇巨著《水经注图(外二种)》是他重蹈郦道元之辙，为《水经注》逐条所补绘的地形方位图。虽成书年

代较晚，但毕竟是一百多年前的真实记录，其地理原貌尚在；更重要的是杨守敬为湖北省宜都人氏，熟

知地貌，故《荒谷水图》具有可信性。 
图中北沱由西而来，至左岸江津口(今沙市)呈 90 度往南折流(今沙市继续东流的长江是明时荆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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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右岸南折处未标地名，调查所知曰“太平口”，是北沱和南沱会接口，其口今系湖北省荆州市公安

县埠河镇太平口村。南折后的江面虽有所收窄，但不失为长江主泓。 
今长江水面宽阔，目测至少 3 公里，洪期一片汪洋，但枯水期大、小江心洲毗连，与图中长江相符。 
今太平口尚存。口宽约 200 米，较之荒谷水土显得渺小，主要是由于明时长江改道东流；1951 年此

处建有分洪区北闸，限量过洪，太平口有所变迁，今向南流向，与历史上向西流向不符。但北沱江段无

有大的变迁。 
2. 南沱勘考 
南沱跨鄂南、湘北两地区，鄂境河段曰“虎渡河”，湘境河段曰“逆河”。本来没有“南沱”一词，

因有“北沱”，相应而称之。迄今虎渡、逆河依旧连接着长江和澧水，但水的流向完全发生了变化。虎渡

水出鄂境甘厂继续南下入洞庭湖，逆河一返流向，出湘境挖断岗与虎渡水汇入洞庭洞。 
3. 虎渡河踏勘 
据《公安县志·全境图》可知，今虎渡河自太平口南向流，过弥市，至古黄金口(今黄金口镇)汊分

东、西二河。 
东叉河：为支流。南流至黄山头(镇)东入安乡境，直下洞庭湖。此支流形成的时间比较晚，今误认为

是虎渡河主泓。 
西汊河：为虎渡河正流，于公安县中部一直南下，流经夹竹园镇、南平镇东部、古孟家溪(今孟家溪

镇)西，继续南流经过古新剅口(隶今毛家港镇)，至古泗水口(今甘家厂乡集镇西瓦垸河)，然后西南折流，

进入湖南澧县如东铺镇杨家当村七组挖断岗口会接逆河。但自明、清之际今荆江形成后，虎渡水出鄂境

于古泗水口，今甘家厂西瓦窑河继续南下入洞庭湖。 
虎渡河道保存完好。仅南平镇东北部少许河段被晚清形成的东松滋、西松滋二河打破和窜流，不再

曰虎渡河。虎渡河尾闾与众水系相汇，曰“泗水口。” 
4. 逆河踏勘 
逆河今讹称“澹河”。 
前文已提及，因云梦泽、洞庭泽东南部属于幕阜山余脉，地体向西北倾斜，虎渡河至此必须西折，

进入湖南境挖断岗口；传说挖断岗“是很久以前一个狠人所挖”，有村民说“是秦始皇所挖”等等。旧时

此口设有盐局(盐关卡)，是湘、鄂界商品过境检查站。逆河始于此口，进入华容隆起的丘岗河床地段(今
已成旱河)；往西南流，约 3 公里，至裕农村二组，出挖断岗口，进入沙河，河宽约 0.5 公里，清末时，

还是一个大码头，供过往船只停靠，东北岸是一热闹非凡的小城邑聚落；沙河又西折，至青龙郜村六组

为旱河，至青龙郜村二十三组汪家嘴，河道没于黑鱼湖，其湖今为农田；河道出现在原黑鱼湖东北岸，

即古夕阳垸(今昔阳村)南，20 世纪 60 年代前河道尚存；于五公嘴东注入今澹水(原逆河)；继续西流，经

过湖南省涔澹农场、津市市交界地带；西流入澧县蔡口滩、十回港，进入澧县城区；越多安桥、澧浦楼

(八方楼)，至猪羊山北麓彼岸文良制口入澧水；澧水流今津市市小渡口，河道隐于洞庭平原；原河道经过

安乡县东、华容县西，东折出岳阳市城陵矶，全程约 350 公里。 
我们还走访了湖南省文物考古所两次参与斑竹、窑湾、文良制遗址(均位于逆河两岸堤坡、堤基下)的

发掘者，三遗址均为商、周时期，这说明其河床、河堤自古以来稳定。 
虽逆河半个世纪以来受自然、人为因素的影响，但年迈者都见到过完整的逆河，有人甚至生活、劳动

在逆河上；六十年前，木船可由此水道入武汉。湘鄂界设盐卡局，说明逆河、虎渡河是同等重要的商道。 

3.6. 小结 

由于洞庭坳陷盆地受新构造运动影响，盆地南部下沉，尤其是澧水下游为一地质断裂河道，为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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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游荆江河道与三角洲左岸云梦泽向三角洲右岸洞庭泽变迁提供了地理条件。 
有翔实的历史文献记载、地方志资料印证的“双重证据”，荆江第二次变迁立论则成立。我们还通

过实地勘考古河道及历史地理遗存，结合考古出土材料再次印证(“四重证据法”)：沱澧江道即是荆江河

道第二次变迁主泓。 
北沱有“南江”之称，南江又泛指“江南”广袤地域；荆江本位于云梦大泽南部，建议曰“南荆江”。 

4. 荆江河道第三次变迁 

荆江河道第三次变迁与今荆江形成的年代密切相关，关于今荆江形成的年代和成因问题争论较大。 

4.1. 明以前没有今荆江 

张金炎著《洞庭史鉴》一书，是目前最具有权威性的书目之一，提出了荆江大堤历经“发源于秦汉”

“雏形于晋、宋”“成河于明，巩固于清初”的“三步曲”演进模式[13]。本文只支持“成河于明”的论

点。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石泉先生考订一系列文献后总结说：“这些材料都反映出：上起三峡以西的奉节

县，下至今武汉市的汉阳区龟山边，这一大段包括今荆江河段的长江，在隋唐至北宋初期，除了被通称

为‘大江’之外，又叫蜀江，却未见‘荆江’之称。”[15] 
《孔子家语》讲得很清楚：“江水至江津(今沙市)，非方舟避风(舟不可靠岸避风)，不可涉(行)也”。

《宋史·司马梦求》载：“沙市距(江陵)城十五里，南阻蜀江，北倚江陵，地势险固”。“南阻蜀江”显

然没有今荆江。 

4.2. “荆江大堤发源于秦汉”依据不足 

把云梦泽出现河床、堤防视为荆江“源起”“雏形”期，我们有不同意见。其理由：“金堤”明显是

江陵城垣加固，或城之外围保护措施，即护城堤。斗湖堤、赵公堤从其名称就可知是地方政权者与民者

围湖垦植之行为。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出现了稻作农业部落、邑落，说明一万年前先民们在此区域开

发、生息繁衍，其堤防不能视为荆江演进中的堤防。 
泽地湖沼河床隐定率低，又是人工堤防河道，无需数千年的雏形、发展期。 

4.3. 今荆江形成于明清之际 

《洞庭史鉴》已作阐述。明嘉靖二十一(1542)年，堵塞郝穴口，并加固郝穴堤，堤防形成统一，其堤

防规模一次性达到 124 里。自此，文献亦频频出现有关荆江的记载。始于康熙官方主修的《大清一统志》

载：“大江御水堤，在公安县东，上接江陵，下抵石首，长一百里(仅是上荆江的一部分河段)……”，此

前不见荆江有这样详细的记载。有筑堤的明确记年，堵塞郝穴口，加固郝穴堤等分项目工程名称，庞大

的工程规模数据，及工程施工获成功等详载，具有可信性。 
据《天下郡国利病书》记载：南宋时因堵塞了某些穴口，经常洪水大患。元大德七(1303)年，“守土

官每议筑堤竟无成绩，始为开穴之计(重新打开南宋所堵塞的穴口)。”说明必须先堵口，后筑堤，明嘉靖

荆江是为人工河。同时印证了明嘉靖之前荆江大堤尚未形成统一堤防的历史事实。 

4.4. 小结 

三角洲右岸逐渐成陆，三角洲左岸汉水下游继续抬高；三角洲中部下凹成洼地。长江中游荆江河道

第三次变迁其规划设计者周而复始，回归江口原来正东流向，于明嘉靖开凿了今荆江。今荆江太平口以

上河道无有变迁，太平口以下为新迁河道，流经石道、监利，于华容入湖南境和城陵矶入洞庭湖。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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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道约 300 公里，直到清初河床堤防才最后统一和巩固，荆江河道第三次变迁工程才告结束。 

5. 结语 

荆江是长江中游上江段的别称，学术界不乏荆江变迁的研究观点，主流观点认为今荆江形成于晚更

新世，河道走鄂境，至今不曾有过变迁。我们首次提出荆江有过三次变迁：因地质运动、地貌演变、水文

条件，以及人类活动等因素的影响，由江口正向流淌的荆江，于三角洲成陆，大约在全新世早期荆江第

一次向左岸变迁；进入历史时期前后，荆江第二次变迁，大禹改道 180 度，走三角洲右岸洞庭泽区；第

三次变迁，因三角洲左右两岸地势抬高，周而复始，恢复原来江口流向——东流，即今荆江。此三次变

迁符合其地貌演变规律和逻辑，亦极具辨证哲理。但这只是我们的一次探索性研究工作，或有错误。希

望能为今后的相关研究开启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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